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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手机依赖对其抑郁的影响： 
家庭亲密度的中介作用

杨  韩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桂林

摘  要｜目的：考察大学生手机依赖对其抑郁的影响及家庭亲密度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方法：对528名在校大学

生，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抑郁自评量表（SDS）和家庭亲密度量表（FACESII-CV）进行施

测，最终收回481份有效问卷。结果：（1）大学生手机依赖、抑郁和家庭亲密度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

（p<0.01）；（2）家庭亲密度在手机依赖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6.28%。 

结论：大学生手机依赖可以直接影响其抑郁，也可以通过家庭亲密度间接影响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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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抑郁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指心境低落的负性情绪状态，表现为精力下降、兴趣丧失、思维

迟缓等特征［1］。社会经验不足的大学生，其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适能力不强，成为抑郁的高发群体［2］。

研究发现，国外大学生抑郁检出率高达 38.2%［3］，国内大学生抑郁的检出率也普遍在 20% 以上，且比

例逐年上升［4，5］。具有抑郁倾向的大学生，在心理方面经常会感到极度压抑、烦躁不安和连续且长期的

心情低落，在行动方面则可能出现自残甚至自杀等行为［6，7］。

手机依赖是指因为不合理使用手机而造成的一种依赖，从而致使个人生理和心理健康及社交功能受

到损害，同时伴随着很强的情感体验和不适感［8］。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考察手机依赖

带来的不良后果。研究表明，手机依赖与抑郁密切相关［9］。手机依赖对个体抑郁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过度使用手机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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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影响大学生的第一个微生态环境，它影响着大学生社会化的各个方面，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发

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家庭亲密度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反映了情感联系、互助、支持、家

庭参与社交和娱乐活动的程度等［11］。此前的研究侧重于家庭亲密度对家庭生活、孩子成长的影响，缺

乏对家庭亲密度与个体个性之间的研究［12-14］。关于家庭功能的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显著相关，

家庭功能意识的差异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15］。现有研究主要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家庭

功能和家庭养育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大多涉及学生的归属感、人格特质等，较少关注家庭亲密度［16］。

研究发现，孤独感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17］。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

家庭亲密度和抑郁存在负相关［18］。

简而言之，大学生抑郁是个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将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手机依赖、

家庭亲密度、抑郁三者之间的关系，了解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为有效预防和及时干预大学生

抑郁提供参考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广西几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共发放 528 份问卷，得到有

效问卷 481 份，有效率为 91.1%。其中，男生 192 人（39.9%），女生 289 人（60.1%）。大一 209 人（43.5%），

大二 75 人（15.6%），大三 63 人（13.1%），大四 134 人（27.9%）。

2.2  研究工具

2.2.1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

采用梁永炽［19］编制的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主要用于评定青少年和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由 17 个

条目组成，采用 5 级记分制，从 1（“几乎没有”）到 5（“总是”），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手机依赖

程度越高。第 3、4、5、6、8、9、14、15 题作为手机依赖筛选题，被试需做“是”“否”判断，其中

若有 5 个及以上选“是”，则确定为手机依赖者。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

2.2.2  抑郁自评量表

采用 Zung［20］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该量表由 20 个条目组成，其中包括 10 个正向计分的条目和 10

个反向计分的条目，采用 4 级计分制，从 1（“没有或很少时间”）到 4（“全部时间”），分数越高表

示抑郁越严重。所有题目相加即为粗分，粗分 ×1.25 后结果取整数部分即得标准分。标准分低于 53 分为

无抑郁，53 ～ 62 分为轻度抑郁，63 ～ 72 分为中度抑郁，高于 73 分为重度抑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

2.2.3  家庭亲密度量表（第 2 版）

采用 Olson［21］编制，费立鹏等［22］翻译并修订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第 2 版），共计 16 题，

5 点计分。得分越高，家庭亲密度越好。原量表包括对自己家庭现状的实际感受和自己所希望的理想家

庭状况两个方面，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只选取家庭现状的实际感受部分。本研究使用量表的 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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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系数为 0.74。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7.0 及海耶斯（Hayes，2013）开发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对手机依赖、抑郁、家庭亲密度 3 个变量的全部 53 个

项目做不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 12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19.63%，低于 40% 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次调查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家庭亲密度和抑郁得分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表 1。结果显示，

86.3% 的大学生（415 名）为手机依赖者；按照标准，诊断抑郁，结果表明，33.68% 的大学生（162 名）

被诊断为抑郁，其中，24.74% 的大学生（119 名）为轻度抑郁，7.90% 的大学生（38 名）为中度抑郁，

1.03% 的大学生（5 名）为重度抑郁。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手机依赖和家庭亲密度呈显著负相关（p<0.01）；大学生家庭亲密度与

抑郁呈显著负相关（p<0.01）；大学生手机依赖和抑郁呈显著正相关（p<0.01）。

表 1  大学生手机依赖、家庭亲密度和抑郁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family cohesion and 

depression

M±SD 手机依赖 家庭亲密度 抑郁
手机依赖 43.44±11.53 1

家庭亲密度 63.92±10.13 -0.251** 1
抑郁 47.37±10.45 0.478** -0.396** 1

注：** 表示 p<0.01。

3.3  家庭亲密度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家庭亲密度在手机依赖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使用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对中介效应进行

检验，重复取样 5000 次，计算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在未加入中介变量前，手机依赖

显著预测抑郁（β =0.478，t=11.905，p<0.001）。加入中介变量家庭亲密度后，手机依赖显著预测抑郁

（β =0.404，t=10.289，p<0.01），大学生手机依赖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占比为 83.72%；大学生手机依赖

通过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的间接效应占比为 16.28%，其 95% 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家庭亲密度在大学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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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依赖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 2 和图 1。

表 2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Table 2 Decomposition table of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项目 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43 0.04 0.36 0.50

直接效应 0.36 0.04 0.30 0.44 83.72%
中介效应 0.07 0.07 0.04 0.10 16.28%

图 1  家庭亲密度对大学生手机依赖与抑郁的中介效应分析

Figure 1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y intimacy o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4  讨论

大学时期是人生的一个特殊时期，伴随着生理、心理与社会等方面特征的迅速变化，同时也是抑

郁出现的高发期。本研究中大学生的抑郁检出率为 37.1%，略高于国内同类研究结果［18］。手机依赖

是影响抑郁产生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手机依赖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本调查数据

结果显示，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数占总体人数的比值为 86.3%，占比较高。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数总体比

值远高于先前研究［23，24］。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结果表明，手机依赖程度越高，解决人际问题

的能力越差，越容易产生抑郁情绪［25］。相关研究表明，手机依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抑郁三者

之间两两相关［26，27］。以往研究者认为，手机依赖促进孤独、焦虑等负面情感体验的产生，进而致使

抑郁情绪的发生。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可通过对手机依赖进行干预，以降低个体抑郁情绪的产生［28］。

本研究显示，家庭亲密度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即家庭亲密度越高，抑郁程度越低。所以我们应该

积极改善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家庭亲密程度高的家庭，不仅可以为大学

生的学习和沟通提供指导和帮助，还可以给予他们家庭的温暖和支持，以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从而降

低其抑郁情绪的发生。研究发现，父母的要求是否恰当、干涉是否合理，会对孩子的身心发展起促进作

用或消极作用［29，30］。

本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在手机依赖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手机依赖对大学生抑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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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方面通过直接路径预测其抑郁，另一方面是通过家庭亲密度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 16.28％。手机依赖者在家庭环境中不能得到较高的亲密度，这可能使其进一步逃避现实，加

深其手机依赖，形成恶性循环。和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手机依赖会影响人际关系，不良的人际关系会

降低大学生的归属感，加深大学生的孤独感，导致其抑郁程度也不断加深［31］。

根据研究结论，我们认为可以开展以下几种方式对家庭亲密度进行干预，进而部分地解决手机依赖

问题。首先，学校应该鼓励大学生主动参与集体活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降低因手机依赖引发的抑

郁情绪；其次，家庭成员应当给予大学生充足的温暖和支持，从而降低因家庭鼓励的缺失而引发的抑郁

情绪；最后，家长和教师要积极关注大学生的社交网络，引导他们减少手机依赖，增加身心健康的活动。

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考察了家庭亲密度在手机依赖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对于了解家庭亲密度和手机依赖的作

用机制，降低大学生抑郁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改进。

首先，本研究的被试都是大学生，没有涉及其他年龄阶段的学生，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宽被试的取样范围；

其次，本研究的数据都来自被试的主观报告，可能受记忆偏差、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最后，本研究是

横断研究，结果仍不能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

考虑纵向设计，进一步考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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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n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Family Cohesion

Yang H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n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on role of family cohesion. Methods: Using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MPAI), the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FACES-CV), and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528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and 48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finally recovered. 
Result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depression and family 
cohe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p<0.01); (2) Family cohesion played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depression, with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ing for 16.28%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t 
can also indirectly affect depression through family cohesion.
Key word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Depression; Family cohesion; Mediating effect; College students


